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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目前公认的孔府档案起止时间为明嘉靖十三年（１５３４）至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历时４１４年，包括明、清、民国三

个时期。即最早的一件是第１６卷《吏部为孔公铉充任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司学录事》，时间为嘉靖十三年
（１５３４）六月初四日；最晚的一件是第８９７８卷《一九四八年一至六月收入款项流水账簿》。而事实上，孔府档案

第６、７卷保存了成化年间修刊的孔氏宗谱，其刊布时间当早于１５３４年。

　　　　 ③ 据不完全统计，孔府档案现存９　０２１卷，其中明代６２卷，清代６　５３８卷，民国２　４２１卷，约２５万件。另有散档，约

２万件／套。

　　　　 ④ 孔府档案不同于徽州文书、石仓契约这类的民间文书，也不同于《巴县档案》《南部档案》《淡新档案》这类纯粹的

衙门档案。它作为一个贵族地主的私家档案，其中保存了大量衍圣公府与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事务

往来的文书，使其又具有官方档案的性质。

　　　　 ⑤ 通常情况下，州县衙门档案的主体文书一般局限在本县，而孔府档案涉及的地域包括鲁、冀、豫、苏、皖５省２０
多个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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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孔府档案》整理的艰难历程
吴 佩 林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２７３１６５）

　　摘　要：《孔府档案》是指今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保存的孔氏家族在明代至民国时期对内、对外活动中形成的

文书档案，价值极高，有“西有敦煌文书，东有孔府档案”之誉。《孔府档案》的整理，从１９２２年算起，迄今已近百年，

大致经过了六个阶段；每一阶段几乎都与一些重要历史节点有关，可谓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受到党和国家领

导人以及文化部、山东省委宣传部等重要部门的重视，显示出与一般地方文献不一样的特征；得益于一批管理部

门、出版社和专家学者的指导，积累了一些重要的经验。尽管如此，限于经费、人力、技术、观念等原因，整理过程充

满了艰辛与曲折，整理与出版成果也不及清代州县衙门档案和民间文书，由此使得学界对它的研究一直处于低迷

状态。加强孔府档案的整理与出版乃大势所趋，相关部门当解放思想，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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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府档案》是指今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保存的

孔氏家族在明代至民国时期对内、对外活动中形成

的文书档案。孔府，又称圣府，其主人是孔子嫡系后

裔，历代统治者因尊崇孔子而对其后裔“恩渥备加”

“代增隆重”，逐渐形成了世袭罔替的“天下第一家”。

“夫帝王之姓有时而易，定鼎之区有时而改，独孔子

之阙里则与天长存”①，由于政治地位的稳定性，《孔

府档案》得以产生并保存下来。

《孔府档案》具有历时时间长②、数量多③、形式

独特④、涉及地域广⑤等特征，这对于理解中国两千

多年的儒家文化，特别是明清时期、由清至民国社会

大转型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各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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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价值，可以用“西有敦煌

文书，东有孔府档案”来概括。然敦煌文书早已成为

国际显学，而《孔府档案》长期以来受整理与开放程

度的制约，还只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巨大宝库。本文

拟以相关发表成果①和访谈②为基础，系统梳理１９２２
年以来的整理③史，希望能明了百年来的整理得失

并有益于《孔府档案》整理与出版工作的推进。

① 主要包括单士元：《曲阜孔府档案初步清理记》，《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６年第１０期；单士元：《我在故宫七十年》，北京：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３１３４５页；骆承烈：《向老与孔府档案》，编委会编：《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

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７５６７５９页；杨向奎述，李尚英整理：《杨向奎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第９７１０７页；刘守华：《孔府档案抢救记》，《档案春秋》２００９年第７期；单嘉筠：《单士元、任继愈先生与孔府档

案保护》，《中国档案》２０１０年第７期；骆承烈：《洙泗归元》上册，香港：中国孔子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８９１０２页；孔

德平、唐丽：《孔府档案的保存、整理与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３期；邱源媛：《专访郭松

义教授：在时代的风雨中且行且进》，载于台湾“中研院”《明清研究通讯》２０１８年第６７期，２０１８年３月，访问地址：ｈｔ－

ｔｐ：／／ｍｉｎｇｃｈｉｎｇ．ｓｉｎｉｃａ．ｅｄｕ．ｔｗ／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Ｄｅｔａｉｌ／６３５．

② 笔者曾就当年档案的整理情况多次请教郭松义、骆承烈、孔祥林、孔德平四位先生，以及第二历史档案馆、曲阜市孔子博

物馆的工作人员，光明日报社记者杜羽也提供了不少帮助，谨致谢忱。

③ 本文所论整理系泛指，也包括档案的清理。

④ 孔昭培，曾用名刘昭培，因孔府规定凡进府服役的孔姓人，不许姓孔，故随姥娘家改用了刘姓。

⑤ 单士元：《曲阜孔府档案初步清理记》，《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６年第１０期。另作者在《抢救山东曲阜孔府历史档案记》一文

中，将此时间记为１９１９年（见单士元：《我在故宫七十年》，第３３７页）。

⑥ 第三类“玄”字在《孔府档案》中记为“元”字，当是避讳所致。

⑦ 从民国十二年起，孔府档案的登记没有按上面八字归档登记，而是采取的“新”字号编排，登记到民国十五年，共２５４号

（《孔府档案》８１２８卷）。

一、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清理

据曾任清末孔府典籍官的孔昭培④老人回忆，

孔府曾于１９２２年对档案进行过一次集中清理⑤。从

现存《孔府档案》第８１１７—８１２７卷来看，当时共清理

出档案５　４４５宗，时间集中在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到

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对明代档案只清理了个别卷宗，

具体情况见表１。

表１　第一阶段的档案清理情况统计表

号 别 类别 数量（宗） 档案卷宗号

天字号 林庙卷 ２７３　 ８１１７

地字号 祀田类 ３６４　 ８１１８

元字号
承袭暨官俸、

崇圣典例类
２０　 ８１１９

黄字号 属员卷 １９７０　 ８１２０、８１２１

宇字号
各奉祀官杂案，

学堂岗案附
２３６　 ８１２２

宙字号 各庄小甲集纪 ２６７　 ８１２３

洪字号 各项杂案 １６８８　 ８１２４－８１２６

荒字号 修谱免差卷 ６２７　 ８１２７

从现存案卷来看，此次整理只是对档案数量做

了一个初步的清理工作，并不彻底，像黑木柜橱顶上

的档案就没有动过［１］，每个“号别”内的案卷也并非

按时间先后排列。

尽管如此，这次清理的意义不容小觑———它使

我们摸清了《孔府档案》的编排与归档方法———“千

文架阁法”，即以千字文开头的“天、地、玄、黄、宇、

宙、洪、荒”总分为八大类⑥，各类再根据孔府自身的

特点分别归档。如上表所示，“林庙”档案归“天”字

号，“祀田”档案归“地”字号，如此等等⑦。对于这种

归档原则，孔昭培给单士元的信中也提到，称这是

“旧时规程”［２］（Ｐ３３９－３４５）。这与我们看到的清代州

县衙门档案“按房归档”的原则大为不同，如清代四

川南部县衙门档案，按吏、户、礼、兵、刑、工、盐、承发

等八房归档，巴县档案按吏、户、礼、兵、刑、工、盐、

仓、柬、承发等十房归档。

孔府此次的档案清理一方面是配合当时的祭田

４３



清理，另一方面可能与“八千麻袋”事件有关。１９２１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与历史博物馆因经费困难，将原

存于国子监和学部，后搬迁至午门与端门洞口中的

共１５万斤档案，约“八千麻袋”，以４　０００元的价格

卖给了西单大街同懋增纸店。纸店打算将这些档案

送到定兴、唐山两处造纸厂化浆造纸。罗振玉获悉

后，于１９２２年２月，用１２　０００元把它买了回来。这

就是档案界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随后北京大学

文科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对这批档案陆续展开了整理和研究，开创

了明清史研究的新纪元。

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整理

１９４８年曲阜解放，曲阜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孔府

全部财产和工作人员，并成立孔府文物保护所，对孔

府文物实行原地保护。工作人员在清理库房时发

现，《孔府档案》多集中堆放于册房，但也有大量档案

散存在“六厅”、司房、启事厅以及民国时期的承启

处、庶务室等处［３］，不过当时并未对这批档案进行整

理，甚至一度曾打算当废纸卖给造纸厂［５］（Ｐ９０）。

１９５６年，郑振铎由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荣任文

化部副部长，上任不久便从书贩韩世保处得知，近两

年在安徽徽州地区“土改”中，抄家抄出了大量的古

籍。这些古籍流散和破坏得很厉害，许多被用来烧

火、做鞭炮、造纸、包东西，有的村庄将这些古籍烧毁，

三天三夜都没有烧完。后经他干预，在安徽省委第一

书记曾希圣的支持下，徽州文书得以保存下来［４］。同

在１９５６年，对《孔府档案》有过一次成效显著的抢救

性整理当受此类事件影响，事实上也与郑振铎有关。

（一）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派人清理（１９５６．６－７）

１９５６年春，文化部文物管理局获悉，孔府内的

文物档案正遭孔氏宗族中不肖者偷盗，他们将这些

文物档案已经运到当时的滋阳渡口，正在私下倒卖，

情况十分严重。虽然当地政府采取措施截回了一部

分，但这些档案杂乱不堪，需要行家指导整理。于是

当地政府向中央政府请求帮助，希望能够派专家前

去协助。当时文物管理局领导郑振铎、王冶秋决定

派故宫博物院专家单士元、李鸿庆前往曲阜①。６月

１８日 ，单、李二人从北京出发，次日到达济南后马上

与省文物局取得联系。２０日由济南转车南下，当日

下午到兖州，过滋阳渡口抵达曲阜县文物保管所。

据单士元回忆，衍圣公三堂的前院原为旧日典

籍房，档案库就在西配房里。在靠墙的地方，有下丰

上锐的明代黑漆大柜。柜里面由于塞满了陈年旧

卷，其柜腿已被压陷于地下寸许，柜橱后档案也是堆

积成山。其库藏情景，仿佛２０年代初次进入清宫内

阁大库一般。在内宅后堂楼上堆积了大批的地契存

根，楼下还有大席包盛装的档案，这是后来移存在这

里的［２］（Ｐ３３３）。

单士元等人到达的第二天，便与当地保管所同志

以及孔昭培老人一起，按柜橱的顺序进行清理。首先

除尘、折叠、包扎，根据“原包原捆，秤不离砣”的原则，

清理集中，一张包皮也不遗弃，更不使一张文件档页

挪移失群。有些在几十年前就已霉烂成砖块粘在一

起的档案，暂放另一处，俟有妥善办法时再进行揭开

整理。这样的工作做了四天，并随时分类。随后在新

选择的后佛堂楼下新档库房排好橱柜，分类庋藏［１］。

这次初步抢救成效明显，使那些重要的档案不

再继续损失和毁灭，更重要的是，通过抢救性整理，

提高了保管人员的认识，引起各方人士对这批档案

的重视。回京后，单士元等立即撰写了“抢救曲阜孔

府档案报告”。此报告对《孔府档案》的现状非常担

忧，特别强调了抢救工作的重要性，“如果不作这次

抢救工作，一二年后，它的后果，将是一堆泥块和纸

灰，那真是不可补偿的损失了”。同时他还在报告中

建议，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对这批档案进行长期的系

统化整理，并尽快培养管理档案的干部。报告上呈

王冶秋审阅，王阅后批示：“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既生

动又具体，我的意见最好在文化部内部刊物登载一

下，以引各地保管所有类似情形者可以重视。”之后

郑振铎也做了眉批：“可择要在通讯上发表”等语［６］。

（二）南京档案史料整理处的整理（１９５６．８—

１９５８．９）

文化部文物局的专家们走后，曲阜县文物保管

所又继续对《孔府档案》进行整理，将档案分存于后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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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间房，单独列项，专库保管，以便以后进一步整理。

１９５６年８月开始，文化部文物局委托国家档案局，

派南京档案史料整理处（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专

家常驻曲阜进行分类整理，由金佳任组长，成员有郭

鹏、丁家襄，参加整理的还有南京装裱工程先道。

驻曲期间，专家组与曲阜县文管所工作人员一

起，对原先处于杂乱堆放和散存状态的《孔府档案》

进行了除尘、鉴定、分类、立卷、排序、编目、编号、裱

糊、装订成卷等整理和保护工作，并将所存档案分为

若干大类。此次整理至１９５８年９月结束，经整理后

的档案按时间顺序分为明代、清代、民国三个时期①。

明代档案从明嘉靖十三年（１５３４）②至崇祯十七年

（１６４４），分为袭封、宗族、属员、徭役、刑讼、租税、宫

廷、灾异、资料文书９类；清代档案从清顺治元年

（１６４４）至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分为袭封、宗族、属员、刑

讼、租税、林庙管理、祀典、宫廷、朝廷政治、财务、文

书、庶务１２类；民国档案分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时

期（１９２８—１９３４）、国民党时期（１９３５—１９３７）、敌伪统

治时期、曲阜解放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每个时期分

类多寡不一，分别为１１、１０、９、９、３、８类。此次整理

使《孔府档案》首次得到了系统的案卷级整理，单独

列项、专库保管、装箱保护，建立了完整的案卷级目

录体系，奠定了有序典藏管理的基础③。１９５９年夏

季至国庆节，由于孔府要进行复原陈列，故将档案由

后五间房迁移至东大楼下保管，并批拨５０方香樟

木，制成档案箱保护［７］（Ｐ５３７）。

三、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的整理

６０年代初期，对《孔府档案》的整理，有两支队

伍同时进行。

（一）曲阜县文物保管所对《孔府档案》的整理

１９６０年春，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到曲阜检查档

案工作，专门对《孔府档案》的整理工作作出指示：

“要片纸不丢，只字不损，把档案保护下来。”这以后，

曲阜文管所又加强了人力进行裱糊装订，其中长期

参与整理的是孔昭培、颜世镛和装裱工崔老先生。

至１９６５年，共整理出案卷８　９８３卷。１９６６年“文革”

开始后，整理工作被迫停止④。

这一时期，曲阜文管所还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

作，不仅对明代《孔府档案》（第６０卷除外）做了案卷

级的著录和标引，形成了案卷目录，而且还为卷内每

份文件撰写了“卷内目录”。该目录包括作者、内容

摘要、文件上的日期等要素。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

也算是比较规范的整理，而上个世纪《巴县档案》《宝

坻档案》的整理也不过只做到了案卷级的著录。

（二）中国科学院对《孔府档案》的整理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由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

科学学部历史所的参与，《孔府档案》的整理进入了

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１９６３年春，中国科学院为开

发和利用《孔府档案》，决定由封建后期史研究组组

长杨向奎负责，与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１９５９年６

月，“曲阜县文物保管所”改为此名）、曲阜师范学院

历史系合作选编《孔府档案》。杨向奎先给曲阜师范

学院骆承烈写信联系，告诉他暑假期间再去曲阜，请

他组织一些学生，以备抄录档案。骆承烈接到信后，

经与历史系商议，最后从历史系和中文系高年级中

挑选了二十几个水平高、态度认真、字迹规整的学

生。同年７月，在山东省委宣传部的热情关心和曲

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积极支持下，杨向奎教授带

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刘重日、胡一雅、钟遵

先、张兆麟、何龄修、郭松义、张显清七人，来到曲阜

一同与曲阜师院历史系的骆承烈、郭克煜、孔令彬组

成十人的业务班子，在曲阜文管会的帮助下，由杨向

奎全面领导，开始了较大规模的选录工作。

６３

①

②

③

④

据孔昭培称，这两年期间，档案的整理曾停止过（单士元：《我在故宫七十年》，第３３９页）。

在此次整理过程中，专家们对孔府档案的起始时间形成了比较公认的观点，即本文前言提到的嘉靖十三年（１５３４），该
观点后来被广泛接受。

以上参见山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孔子故里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第５２３、５５９５６０页；孔繁
银：《曲阜的历史名人与文物》，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３７页；孔德平、唐丽：《孔府档案的保存、整理与研究》，《西
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３期；张开森、孙骊君：《二史馆专家组赴曲阜指导孔府档案整理工作》，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ｃｎ／ｎｅｗｓ／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１０１８／１１７８１３．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４月５日。

骆承烈：《洙泗归元》上册，第９０９１页；孔繁银：《曲阜的历史名人与文物》，第５３７页。



由于档案数量大，由杨向奎确定了选录原则：明

代档案全抄；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档案重点选抄，之后

的适当选抄；民国时的档案不要。刚开始时，杨向奎

亲自到库房选取，并就不同类型的档案拟了一些题

目。之后，在杨向奎的指挥下，两三个人深入档案库

房，挑选有代表性的案卷，卷内选出典型的文件，选

出后交给学生复写抄录。抄录后，经骆承烈等几位

对档案比较了解的老师进行校对、标点和拟题，最后

由杨向奎过目定稿。实际上，每份档案原来都有一

个题目，但大多比较笼统，因而在拟题方面要求新拟

的题目既要确切、精炼，不能打破古时公文程式的文

风，还要体现出这份文件的特点。

经过一个多月大规模的抄录和两个多月的整

理，最后共抄录档案４　３５３件，整理档案计五六百万

字。随后，他们在每篇中都用标点符号断句，篇前题

名，篇后附有原标题和卷数。明代档案因内容较少，

单列一部分。清代档案分为孔氏宗族、圣贤后裔、公

府组织和职掌、公府田产、租税、集市、商业高利贷、

刑讼、抗租与抗差斗争、农民起义与反抗活动等。同

时，此次整理也培养了一批学生，如１９６４年，在历史

系毕业的一个班中，就有傅崇兰、朱东安、张道英、张

传恭等四人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创曲阜师

范学院历史上的最高纪录①。

四、文革期间的整理

１９６６年５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孔孟之

道成为批判重点。在当时背景下，红卫兵将《孔府档

案》中的资料称作“变天账”，被当作封建糟粕而大加

批判。在这一形势下，中国科学院对《孔府档案》的

后续整理被迫中止。这一时期，《孔府档案》遭到了

极大的破坏，损失严重。１９６７年２月，处理了孔氏

族谱（包括明清底稿抄本）１０　７７８．５斤，共计２０９套，

３２　２３２册，整整装了８马车，全部卖到造纸厂毁掉，

售款２６９．４６元［８］（Ｐ２１２）。档案丢失２８卷［８］（Ｐ２５０）。

据孔子研究院原副院长孔祥林回忆：１９７２年，

有人以“人民”来信反映泰山文物受到严重破坏，周

恩来总理批示给杨得志、袁升平，要山东派得力人员

到泰山、曲阜调查文物破坏情况。周总理接到调查

报告后特批１２５　０００元，用来维修大成殿，扶立推倒

的石碑等。此次《孔府档案》的整理应该与此有关。

这一年，《孔府档案》整理工作重新恢复，曲阜县文物

管理委员会建立了新的登记册，并全部归类编号，上

架入箱，存用两便。至１９８７年，共整理出案卷９　０２１
卷，并完成全宗目录索引编制工作②。

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出

于批孔的需要，曲阜文管会对《孔府档案》每个案卷

作了进一步整理，摸清了卷内的文件数量，并填写了

考证表（但没有像明代档案那样填写“卷内目录”

单）。从这些考证表可知，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

１９７７年年底。期间，山东大学历史系与曲阜县文管

会合作，还选录了一批近现代档案资料。

五、改革开放后至２０１６年之间
的整理与出版

　　（一）《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的出版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后，在国家古籍整理等一系

列政策引导下，这些卷帙浩繁的档案再一次进入全

面科学整理与研究的新时期，重新回归大众视野。

据骆承烈回忆，十五年前整理的资料共有三份复写

本。文革时期，他将包括手中的一份复写本在内的

文物封在十四个大箱子里完好无损。文革后，三份

资料仅剩曲阜师范学院保存的一份。１９７９年，骆承

烈等人向杨向奎教授建议将这批资料出版，得到同

意与支持［５］（Ｐ９３）。不久，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的

领导下，由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曲阜县文

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大

７３

①

②

以上内容参引杨向奎述，李尚英整理：《杨向奎学述》，第９７１０７页；骆承烈：《向老与孔府档案》，编委会编：《庆祝杨向
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第７５７７５８页；邱源媛：《专访郭松义教授：在时代的风雨中且行且进》，载于台湾“中研
院”《明清研究通讯》２０１８年第６７期。

参见孔德平、唐丽：《孔府档案的保存、整理与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３期，该文所说
完成了卷内目录６２卷有误，这个是在１９６２年完成的，而不是１９７２年；孟继新主编：《孔府档案珍藏》上册，“绪言”，北
京：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２页。



学、曲阜师范学院、山东省文化局、山东省出版局等

有关单位联合组成了曲阜孔府档案史料编辑委员

会，组织各单位专业人员成立编辑部，对当年选抄的

档案资料进行统一校点，进一步加工整理。后经过

多次修改，审订成书，取名为《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

编》。该书共分３编，５００余万字。第一编为《全宗

类目索引》，计２册；第二编为《明代档案史料》，全１
册；第三编为《清代档案史料》，计２１册。合计２４
册，于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由齐鲁书社陆续出版①。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是迄今为止出版的

《孔府档案》中规模最大的资料选编。出版后，影响

日益扩大，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１９８０年

代以来，日本斯文会代表团、道德研究所，美国哈佛

大学“谱系学”代表团、美国档案馆、博物馆代表团，

墨西哥国家档案代表团曾先后前来曲阜参观《孔府

档案》［３］。

（二）任继愈对保存和利用《孔府档案》的呼吁

１９８２年６月上旬，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

究所所长的任继愈到山东曲阜查阅《孔府档案》时发

现这批档案有损毁。７月１日，他便直接写信向中

央主管文化文物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

同志反映情况，信中写到：“六月上旬，因工作需要，

到曲阜孔府查阅有关档案，收获不少。根据见闻，提

出关于妥善保存和充分利用孔府档案的建议四条

（见另纸）。”任继愈的建议指出：

这批档案材料不仅详尽地记录了孔府

的历史沿革，同时也反映了明清和民国时

期的整个社会状况。由于它是连续几百年

记录下来的第一手材料，其史料价值极高，

是我国文化的一个宝藏，如果能为学术界

充分利用，深入发掘，必定会大大丰富和加

深我们对封建社会特别是明清社会的认

识，必将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更广泛的重视。

任继愈还进一步指出，曲阜孔府作为儒教圣地，其地

位相当于基督教的耶路撒冷。因此，应当对《孔府档

案》进行缩微，以保护原稿、预防天灾人祸不测事，也

能为研究者后续的查阅利用提供方便。假如我们这

一代未能充分保护，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后果

是严重的。这些建议很具有前瞻性。

很快，胡乔木就将任继愈的建议转发给时任中

共中央宣部部长邓力群同志，同时附上了重要批示：

任继愈同志信件请阅。他的意见很值

得重视，请考虑可否由中宣部专函山东省

委宣传部酌办。这些事情一向无人注意，

拖久了必致损失。又档案缩微事业关系我

国文化遗产的保存，意义很大，并希告图书

馆局、文物局和档案局一并从速进行为荷。

邓力群接示后也作了“转发有关单位，分别商定执行

办法，请张丹同志和有关局负责”的批示。不久，全

国图书馆档案馆等收藏文献档册史籍等单位，都逐

步建立了缩微复制的专门部门，以从事对历史档案

文献进行有效的再生性保护抢救工作②。据孔祥林

回忆，山东省为落实此项工作，当时花了４０万元买

了一套缩微设备，但此设备却没放在曲阜，而是放在

了省图书馆。那时没有密封车，交通条件又不好，去

济南全是县乡公路，担心路上出安全事故，又考虑到

缩微时还得拆卷，此事就此搁置，没能做成。而这一

时期，四川的《巴县档案》、河北的《宝坻档案》等一批

档案都做了缩微胶片。

（三）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孔府档案》的整理

在这一时期，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先前整理

的基础上又陆续开展了一些工作。１９９２年开始整

理、抢救裱糊部分残破散档，至今共整理出３．６万余

件。２０１３年９月开始，通过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

８３

①

②

杨向奎：《前言》，张维华主编：《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二编《明代档案史料》，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０年，第２页；骆承
烈：《洙泗归元》上册，第９３页。１９８８年，该资料作为孔子文化大全的一部分，以《孔府档案史料选》为名在山东友谊出
版社再版。

以上内容参见冯乐耘：《谈谈档案的“寿命”》，中国档案学会编：《全国第二次档案学术讨论会论文选辑》，北京：档案出
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３６页；单嘉筠：《单士元、任继愈先生与孔府档案保护》，《中国档案》２０１０年第７期；杜羽：《国家兴 典
籍幸———记国家典籍博物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光明日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２日，第９版。原始引文
根据２０１９年９月国家典籍博物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陈展图片以及中国文献影像技术协会秘书处撰
写的《追记任继愈先生为我国珍贵文献的保护和缩微事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数字与缩微影像》２００９年第３期）一文
所附图片整理而成。



普查，曲阜文物部门对馆藏《孔府档案》进行了全面

梳理，完成了９　０２１卷、２５．８万余件《孔府档案》数据

信息的采集、登录工作。２０１５年４月，曲阜市文物

局启动孔府散档整理修复工作，分１４个类别，通过

编目整理、托裱修复、信息采集录入、汇编成卷归档，

对“一普”中发现的散档进行系统整理，到２０１６年已

整理修复散档８　７００余件①。

（四）其它出版品

这一时期，除了出版２４册《曲阜孔府档案史料

选编》外，还陆续出版了以下选编资料。

① 孔德平、唐丽：《孔府档案的保存、整理与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３期。另据２０２０年４

月１０日《中国文物报》的记载，目前已整理孔府档案散档１９　８６０件（套），３６　４２９件。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山东省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孔府档案选编》（全二册），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８２年；孙健、孔繁银主编：《孙健文集》第五卷《孔府档案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１．《孔府档案选编》（中华书局）②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

史研究室、山东省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包括孔府

（“衍圣公府”）的由来及其特权、孔府的土地与户人、

孔府的地租剥削、孔府的其他剥削、孔府的腐朽生

活、农民起义对孔府的冲击和孔府佃户的抗租抗差

斗争、孔府的没落与覆亡，共七章。该书以《孔府档

案》为主，所编档案除已整理的部分外，还选用了部

分散档和相关传世文献、碑文资料。

２．《孔府档案选》（中国文史出版社）［９］

鉴于《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以及《孔府档案

选编》所选内容只限于明、清，无民国，２００２年，骆承

烈等利用文革期间庞朴、葛懋春、朱玉湘、官美蝶、罗

伦、景甦、路遥、李启谦等人所收集的档案，按孔府与

历代官府、孔府的政治特权、孔府的经济特权、孔府

的意识形态、孔府的生活、各种反抗斗争等六目选编

了《孔府档案》３００余件，最终以《孔府档案选》为名

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附录了“孔府档案分

类简目”，它以明代、清代、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时

期（上）、国民党时期（下）、敌（日）伪统治时期、曲阜

解放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分八目，每目下又分袭封、

宗族、属员若干，之下又细分若干小目并标注各卷起

止，如清代“刑讼”目下为：孔氏族人（６７２１－６７２４）、

府庙员役（６７２５－６７２６）、庙佃户人（６７２７－６７３０）。

此简目有助于读者了解和查找档案的内容。

３．《孔府档案珍藏》（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０］

２００９年，山东济宁市为加强本地文化名市建

设，推出了《济宁历史文化丛书》，《孔府档案珍藏》是

其中一种。该书分孔府与朝廷及官府的关系、孔府

的属官与员役、孔庙孔林的管理、孔府的各项消费和

开支、孔府的生活写照、孔氏家族及族规家训、孔子

世家谱的续修、给圣裔的特权和优礼、孔继汾案始

末、圣贤后裔、孔府的庙户佃户、孔府的田产及其来

源、孔庙祭祀及皇帝曲阜朝圣等十三章，共选取了孔

府档案、孔府散档２７３卷（件）。

这些资料的选编出版，对于了解《孔府档案》的

内容与价值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这些出版资

料多有遗憾，如选录数量少，选录某一卷的内容不完

整，部分标点、文字识别有误等。这些都限制了学界

对《孔府档案》的利用与研究。

六、２０１６年至今的整理与出版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由曲阜师范大学与曲阜市文物

管理委员会联合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历代孔府档案文献集成与研究及全文数据库建设”

获批立项。同年１２月，曲阜师范大学与曲阜市文物

管理委员会签署了《合作整理孔府档案协议书》，这

标志着《孔府档案》的整理与研究进入了数据库建设

的新阶段。不过，两个单位实质性的合作直到２０１６
年８月才正式开始。在这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重视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

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

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但由于

孔府档案多年未对外开放，一些领导和工作人员对

是否合作、怎样合作顾虑较多。为达成合作，使档案

整理与研究工作得以顺利实施，曲阜师范大学不断

与曲阜市有关部门进行积极的沟通与协调，并承诺

拿出专项资金以完成库存２５万件档案的数字化加

工。在此情况下，曲阜市文物局的主要领导力排众

议，安排专人负责与曲阜师范大学合作进行档案的

９３



数字化加工工作。

之后的一年半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家图

书馆出版社多次派出专家，围绕在整理编纂《孔府档

案》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对曲阜市孔子文物档案

馆、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从事《孔府档案》

整理编辑工作的相关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实践指

导，保证了整理质量。到２０１８年，成效显著：（一）图

片采集采取最新技术，完成了９　０００余卷近３０万件

共９４万画幅的档案彩色扫描工作；（二）完成了所有

明代、民国档案以及部分清代档案的著录工作，每案

有卷名，卷下各件的责任者、题名、时间、受文者、文

种等基本要素齐备；（三）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了《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汇编·明代卷》（全三册

附录一册）。

在这期间，《孔府档案》的整理受到国家及山东

省的高度重视。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７日，文化部印发关于

加强《孔府档案》保护整理和出版情况的报告上报中

央，得到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批示和圈阅，要求将《孔

府档案》的保护、整理与利用作为国家战略工程，延

揽凝聚优秀团队和学术力量，高水平开展整理研究，

使其宝贵价值得到充分发掘和彰显。２０１９年６月１
日，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在《求是》刊发署名文章《以

高度文化自信守护中华民族文化根脉》，明确指出，

为了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山东省需要实

施学术研究工程，推进包括“孔府档案学”研究在内

的三大重要基础工程。同年，山东省委宣传部在“山

东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基因传承发展工程项

目”中专列“孔府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支持曲阜师

范大学推进这一工作。

这一阶段的整理，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整理规

范上，在国内都属领跑者。不过，从２０１８年暑假开

始，由于曲阜市文物局文物搬迁、孔子博物馆筹备开

馆以及其他原因，《孔府档案》的整理再一次停止。

至此，原拟于２０２１年前影印出版２　０００册全套《孔

府档案》的计划也势必延拖了。

结语

　　回顾百年来的《孔府档案》整理，既有可喜成果，

又充满了艰辛与曲折。若以史为镜，其中损益，至少

有四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六个阶段中，实质性的档案整理不多。严

格意义上讲，档案整理是指按照一定原则对档案实

体进行系统分类、组合、排列、编号和基本编目，使之

有序化的过程。而细观六个阶段的整理，第一阶段

只能算是数量上的清理；第二阶段国家文物局派单

士元等人到曲阜对《孔府档案》展开的为期一周的除

尘、折叠、包扎、分类工作，也算不上实质性的整理；

第三阶段中，中国科学院对《孔府档案》的整理所做

的工作是档案摘抄，不涉及档案的编号、编目等整理

环节。真正算得上档案整理的主要有第二阶段南京

档案整理处的整理、曲阜文管所在此之后历次按整

理规范进行的档案整理、第六阶段曲阜市文物局与

曲阜师范大学合作开展的整理。客观而言，每个阶

段皆有其贡献，但也有其缺陷与问题。

第二，百年来，《孔府档案》的整理受到党和国家

领导人以及文化部、山东省委宣传部等重要部门的

重视，显示出它与一般地方文献所不一样的特征。

不仅如此，档案的整理还得到南京档案史料整理处、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等部门，以及单士元、杨向奎、任

继愈、郭松义等一批专家学者的指导，积累了一些重

要的经验，如“原包原捆，秤不离砣”，“片纸不丢，只

字不损”，“以案卷为单位，按‘件’整理”，“文件题名

撰写基本要素须完备”，“原色影印出版”，这对于其

它档案的保存、整理和出版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整理充满了艰辛与曲折。一方面，几乎每

一次整理都与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相关，比如第二

阶段的整理与１９５０年土地改革有关，第四阶段的整

理与文革时期批林批孔有关；另一方面，整理不尽人

意。《孔府档案》的数量，加上散档，不过３０万件左

右，但整理却花了近百年的时间，期间基于经费、人

力、技术、人祸（文革）等不同的原因，走走停停，特别

是在２０１８年之后，在技术、人力、经费等各方面都成

熟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国家大力倡导弘扬中华优秀

０４



传统文化的大趋势下，孔子博物馆①与曲阜师范大学

的合作时续时断，不得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第四，加强《孔府档案》的整理、出版势在必行，

相关部门当解放思想，顺势而为。近年来，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时至今日，清

代南部档案、巴县档案、冕宁档案等一大批衙门档案

已全部或陆续出版，大量的民间文献，如徽州文书、

清水江文书也呈井喷式的刊布，并由此推出了一批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品力作。而

《孔府档案》的研究之所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它的

不出版、不开放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此，中国社会科

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郭松义教授曾不止一次地感叹：

“孔府档案的内容实在丰富，冷落它真是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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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曲阜市孔子博物馆的前身是孔子博物院，孔子博物院即是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所以历史渊源比较久。现在的孔子
博物馆，２０１６年９月设立（隶属于曲阜市文物局，２０１８年１月后隶属于山东省文物局和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２０１８
年１１月２６日建成试运行，２０１９年９月６日正式开馆。先前，孔府档案一直属于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孔子博物院）

管理，孔子博物馆设立后，孔府文物档案馆整体划入孔子博物馆，孔府档案自然也一同归入孔子博物馆管理。


